
2020 年 8 月，“大城小村”团队在广东省韶关市新龙村发起“毗邻行动”，邀请青
年建筑师与村民共建美好乡村。 图为青年建筑师付胜刚设计的游客接待凉亭

经过提升改造后的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玉水古村

他们有极具洞察力的眼睛和高度清晰的头脑，是比村民更了解村子的人。
驻村规划师就像寻宝者，一头扎进乡野，以‘新村民’的视角，发掘出乡村的禀赋潜力，为其量身

定制一份通向美好未来的梦想地图；他们又像一个护航者，以‘陪伴式规划’，深度参与到乡村成长
过程中，帮助其建立发展的良性机制。

‘驻村规划师在整个乡村振兴事业中是前端触手、是政策落地的执行者、是传递资源的桥梁纽带。 ’90
后驻村规划师张楚苑这样形容自己的职业。

‘十四五’规划开局起步，乡村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成为青年实现价值的新热土，更催生了乡村规
划师这一新职业，其中便有长期扎根乡村的驻村规划师群体。 从产业资源、机制创新到文化创意、生
活美学，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改造乡村面貌、守护乡土文脉，为乡村筑梦。

90后驻村规划师：重塑村落，再拾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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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乡村梦

成为驻村规划师，最需要的
往往不是亮眼履历和专业背景，
而是坚定的理想与热爱。

“你一个留洋归来的高材
生，怎么跑到乡下去啊？ ”这是李
棣在成为驻村规划师之初，听到
最多的质疑。

李棣是柏林工业大学建筑
学硕士，毕业设计曾获德国建筑
师协会杯 2017 优秀毕业设计奖
提名，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
建筑设计师，却在归国后选择加
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从事乡村规
划设计工作。 2019 年，他又和同
事共同发起成立公益组织“大城
小村”，致力于城乡社区营造，促
进城乡基础设施和人文环境的
发展。 这个团队的 8 名初创成员
里，有 4 位是归国留学生。

“每个人都有一个乡村梦。 ”
李棣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 城市
的快节奏生活让人不免浮躁，来
到乡村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
踏实。“我的乡村梦是一种成就
感，建筑设计不能只重视高大上
的标志性建筑， 还应该服务基
层，促进社区的人居环境改善。 ”

李棣坦言，做驻村规划师需
要情怀，但不能只有情怀。 成立
两年的团队还处于起步阶段，资
金是最大的瓶颈。 许多成员也曾
迷茫过、退缩过。 让他们坚持下
来的，是乡村振兴的机遇。

“发起是为了初心，坚持是
为了发展前景。 ”李棣说，“十四
五” 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未来的乡村建设要丰富乡村
经济业态，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
境，在这些领域，青年驻村规划
师大有可为。 发掘乡村潜力，让
青年在乡村也能实现自身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

与李棣的“当机立断”不同，
今年刚从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
业硕士毕业、就职于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院的张楚苑，经历了更多

“纠结”。
从 2015 年起，张楚苑一直参

与乡村支教工作，让城市里长大
的她对乡村的认知有了很大的
改变。“我曾以为，乡村很穷困、
很偏僻、很闭塞。 融入其中才发
现，乡村很有活力、很有底蕴，那
里有乡愁、有文化血脉，是真正
能够实现价值的地方。 ”她感慨。

真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她
迷茫了。 公务员、国企职员、中学
教师， 她手里的每一个工作机
会， 待遇都超过驻村规划师，父
母也希望她返家工作。 一边是自
己热爱的乡村工作， 一边是现
实，她反复“横跳”———“这个选
择太难了！ ”

“我意识到，乡村工作是我
真正热爱的工作，也是我的情感
寄托。 ”大哭了好几次，张楚苑作
出艰难却坚定的决定，“我要留
下来，不会再改变了！ ”

入职后的张楚苑来到安徽
省潜山市万涧村，和团队一起开
展传统村落保护试点工作，改善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村庄社
会治理、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每
天，她都和家人分享在山里的快
乐， 在朋友圈写下驻村小日记，
乐在其中。

“乡村振兴需要强有力的执
行角色。 有了美好愿景，就需要

我们驻村规划师不断努力，让愿
景变成现实。 ”张楚苑说。

人是规划的尺度

像一滴水融入大海那样，驻
村规划师置身乡村， 成为村民的
一员， 用人和人之间情感的连接
线，编织出美丽乡村的规划蓝图。

“我进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社交。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的 90 后驻村规划师刘
琳是安徽省潜山市万涧村传统
村落保护项目的在地负责人，扎
根三年多， 这里几乎成了她的

“第二个家”。
万涧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传统村落，70 多栋传统民居是皖
西大屋的典型代表，其中还有两
处省级文保单位。 刘琳刚来时，
建筑状况堪忧，“没有一处是不
漏雨的”。 村里山多地少，大部分
年轻人外出务工， 老人孩子留
守，空心化现象突出。

经过调研，刘琳提出：引导
村民以房屋、土地山林和资金入
股成立合作社，修缮老屋同时发
展乡村产业。 一石激起千层浪，
村民争议顿起。 有观望的，有拒
绝的， 还有人怀疑刘琳团队是

“骗子”。
“归根结底是信任不够。 ”刘

琳找到了症结。 从此万涧村多了
一个叫刘琳的村民———顶着烈
日或暴雨， 参与生态黄菊栽种、
采收、包装销售，一同劳动让村
民们逐渐接纳和喜欢上了这个
真诚的姑娘。

建立了信任，就有了开展工
作的基础。 村民们向刘琳打开了
话匣， 提出他们的建议和需求，

规划方案不断修改完善，获得村
民的认可。“回味乡愁”合作社建
起来了，杨家老屋、杨家大屋等
流转的老宅得到了修缮，杨家花
屋被打造为集餐饮、会议、住宿
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接待中心，吸
引了省内外游客。

在刘琳眼中，“纯粹做物质
空间太简单了”。 比物质条件改
善更令她欣慰的是人的变化。 有
远见的规划、 有人情味的空间，
不断融入村民们的生产生活，丰
富了村民们的生活体验。

在刘琳团队为万涧村建立
的公众号“回味乡愁”里，记录了
村里的精彩瞬间，有村晚、传统
花灯节、书屋公益活动，还有村
民们自己创作的散文、 诗歌，曾
经寂静的“空心村”有了人气。 村
民们重新认识了脚下这片土地，
乡情得到了充分表达，村民的文
化自信日渐增长。

“乡村规划的工作是人的工
作，驻村规划师的情感劳动强度
很高。 ”张楚苑说，规划一个村落
是为了让村落变成村民想要的
样子，让它变得更好，让古建筑
保存下来， 让传统文化不要丢
失。 曾经害羞的村民找到了自豪
感， 这是极具价值之处———“以
人为规划的尺度，‘以生命影响
更多生命’， 最终得到的是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美好共处”。

让乡村规划
活在村民的生活里

项目规划和起步阶段，驻村
规划师往往全程参与，“陪伴”它
成长。 而他们离开后，项目如何
持续运营、继续发展？ 这是对驻
村规划师的深度发问。

李棣认为，形成可参与、可持
续、可复制的模式至关重要。在项
目规划的时候, 就得考虑到使村
民在项目中不仅获得利益， 还要
获得技能，成为项目的运营主体。

“现在一部分建筑设计者喜
欢在乡村做所谓的‘网红建筑’，
我对这样的方式不太认同。 ”李
棣说，“‘网红建筑’是很漂亮，能
吸引流量，但往往只满足了设计
者的自我表达。 村民不能从中受

益，也无法复制其模式，这样的
建筑不符合乡村实际需要。 ”

把规划落在村民身上，这是
李棣团队的理念。 前期大量调
研，把握村子的实际情况、可开
发利用的资源，在设计中倾听村
民意见，为村民量身定制。 落实
规划的时候，尽量交给村民去完
成， 给予他们充分的参与度，让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熟悉和掌握
这一套模式。

“村民们做的东西不一定那么
精致，甚至有点‘土味’，但有他们
参与的模式，才是最适合当地的模
式，才能长期运行。 ”李棣说。

刘琳、张楚苑的团队也在探
索长效机制。 她们的思路重点放
在培养村民团队上，形成以村民
团队为运营主体的模式，为乡村
赋能。 在万涧村，她们把留守妇
女动员起来，成立了“涧行者”乡
村服务发展中心，让她们负责对
接资源、组织培训、推进改造项
目，并提供针对老人、儿童的志
愿者服务。

“现在很多事儿我都不用操
心了。 ”刘琳说，“我们适时往后
退，让村民往前走，乡村规划才
能活起来。 ”

项目成熟，交给村民独立运
营，驻村规划师“撤退”，并不意
味着结束。 一个村子不是终点，
驻村规划师们有更高远的目
标———站在县域、省域乃至全国
的视角，形成可以推广的乡村规
划模式。

目前，李棣和他的团队正利
用城市和乡村的双重优势，探索
城乡之间的资源互补，尝试建立
城乡之间的联动。 他们还招募青
年志愿者、举办青年乡村实践活
动，号召更多城市青年与乡村连
接，为乡村带来资源。 刘琳和张
楚苑的团队一直在总结经验，与
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交流，将技
术和模式打磨得更为成熟，通过
示范试点带动更多地方。

“‘驻村规划’很像创业，我
们在探索中形成经验。 ”张楚苑
说，“乡村规划需要各行各业的
参与，希望未来有各个领域的力
量加入，让更多村落成长起来。 ”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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